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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在家干啥

呢？快来云河广场，有演出，还有书，半

价。”是老同学打来的。“不去了，太热

了。”白天的热浪还没退，我胆怯。

第二天，球友打来电话，“过来看纳

凉晚会，好多人，热闹。”终于心有所动。

从南入口走上天桥，歌声伴着微凉

的风悠扬飘来，透过枝叶缝隙，隐约能

看见灯光闪烁，不由得加快脚步。走到

天桥中心的高处俯瞰，心头猛地一震，

广场四周布满了彩灯，像星星散落在朵

朵云彩之上，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下了天桥才发现，散落的“星星”

竟是一间间天蓝色的、三角形的小屋顶

的装饰，整齐划一。“睢新消费，嗨购一

夏2026年云河消费市集”宣传画印在屋

顶正面，新鲜、惊喜。广场中心宽大的舞

台上，灯光变幻，精彩纷呈。为期九天的

表演，每天都有不同的专场，满足不同

人群的喜好。我一头扎了进去，站着的、

坐着的，还有人自带小板凳。演出结束

后，各个摊位前的人还兴趣不减，我这

才有心思溜达起来。

小屋少说也有几十个，还有地上摆

的摊位，售卖的东西种类繁多，大约分

为消费、服务两类。

“本土梨、苹果，一块五一斤！”

“快来买一买，尝一尝！”会卖的不如会

吆喝的，果不其然。我买上几个，感觉掂

在手里是浓浓的乡情，逛起来更有滋味

了。传统手工制作的虎头鞋、蒲扇、柳编

筐让人爱不释手，剪纸、香包制作也深

受家长们喜爱，纷纷带着孩子体验。最

吸引人的当数新华书店的半价书屋，成

套的儿童读物可谓热销，我也购上两

本，一本古华的《芙蓉镇》，一本《聂

耳》。海澜之家在东北角也摆上了小展

柜……线下火热开销，线上同步直播。

活动已经开始两天了，我才从抖音上刷

到，算是后知后觉地赶上了。这烟火气

十足的市井画卷，好一幅现代派的《清

明上河图》。

服务类的也很多，好多部门都加入

了进来。团县委开展助学贷款宣传，市

场监督管理局教市民手机上操作防缺

斤少两的技术，第三人民医院免费给市

民量血压，中医推拿都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我逛了一圈，在2026惠宁一夏

“睢宁县纳凉晚会暨文商旅促消费市

集”大型主题牌前，沉思良久。

纳凉晚会，我以前在天元广场看过

一次，而这次的纳凉晚会独树一帜、创

意出新，从百姓视角、需求出发，巧妙贴

合，不同凡响。现在提得最响的是新大

众文艺，特别是外卖诗人获奖，新大众

文艺概念愈加清晰了。人们的生活，对

浩瀚的宇宙来讲似乎没有意义，但从个

人来讲，总得有所规划与努力，让自己

活得有意义。低处飞行，可以看到人们

为了生存而努力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

精神追求，追求人性里的那一道光。这

道光是千万劳动者的心灵之光，是不会

熄灭的……

正想得入神，邀我的老同学突然冒

了出来，原来她有个矿泉水的展位。她

兴奋地给我介绍新朋友，一位文学爱好

者，自建公众号，系列介绍睢宁水域桥

梁名称，曾跟随睢宁好声音到古邳镇拍

图片、写报道。“你的文章我看过，我们

也算新大众文艺的一员吧。”她侃侃而

谈，并让我看她刚为纳凉晚会写的文

字，还要教我注册公众号。看着她爽朗

开怀的样子，我也笑出声来。

云河很美，像云飘落了河里，河水

映着天上；云河很长，像丝绸萦绕着县

城，温柔清香。我曾写了篇 《云河之

夏》，刊登在《彭城晚报》上，云河的一

片土、一滴水，都让我爱到深处。月光从

树隙间稀疏地漏影，斑驳浪漫，河中芦

苇像伊人惊鸿回眸，醉了心田。云河广

场很大，广场区西行百米是荷花池，再

西行百米是森林区，广场区东是健身

区，区域之间都是迂回曲折的沟壑，灌

木丛生，流水潺潺，怪石铺设，跨越通

过，亦有妙趣横生之感。

回到家，迫不及待拨通电话，“姐，

明晚七点半，云河广场，带上孙女看纳

凉晚会。”这个夏天，云河闹腾得很。

夏闹云河
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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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黑衣女子边走边寻思脱身之法，怎

奈赵氏姊妹看管太严，她始终没有机会

逃脱。眼看来到客房门前，只得放弃逃

脱的念想，开始寻找分辩的理由。

进得房门，赵惜容禀道：“禀公主，

我们将这两个盗贼擒获了，还请公主吩

咐。”“是，我承认我们原先是要偷盗些

东西的。”黑衣女子亢声道。

“大胆！”“放肆！”

赵氏姊妹齐声喝道。

刘彩銮含笑看着黑衣女子道：“你

说说看，原先是什么意思？”

黑衣女子忽闪着大眼睛。“我在账房

处见这位姐姐背了很多金银。”说着指

了指赵惜颜，“我见这些金银足够我和

母亲生活一辈子了，因此便起了偷盗之

意。刚才我在房顶听说你们的仇人是郭

家父女后，这才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谁和你们是一家人，你仔细说

话。”赵惜颜向黑衣女子瞪眼斥道。

“郭家父女是你们的仇人，我的仇

家也是他们父女，你说我们算不算同仇

敌忾？”黑衣女子辩解道，“既然大家同

仇敌忾，说是一家人也不为过吧？”

刘彩銮面上依然挂着微笑道：“姑

娘能告诉我，你是如何与郭家父女结怨

的吗？” 黑衣女子道：“郭小玉仗势欺

人，她抢走了我的宫绦。”

刘彩銮微笑道：“据我所知，郭家富

可敌国，郭小玉怎会看上你的宫绦？依

我看，你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吧。”

黑衣女子被刘彩銮猜透心思，顿时

愣了一下，但是她很快便反应过来，笑

道：“公主当真料事如神，本女侠佩服之

至。不管如何，我总是要将宫绦要回来

的。做我们这一行的，别的本事不好说，

单论踩点的功夫却是无人可比。”

“你是想要告诉我，你对郭家庄内

的房屋布置很是熟悉是吗？”

“公主当真是聪明绝顶！”“还没请

教姑娘芳名呢。”“我姓宗名婉儿，他是

我的跟班，叫东方长年。”“我想见见二

位的尊容可以吗？”

宗婉儿和东方长年将面罩揭下，刘

彩銮瞧过宗婉儿后向东方长年看去，东

方长年身材魁梧，方脸，大眼，隆鼻，厚

唇，皮肤呈古铜色，他此时正偷眼瞧向

宗婉儿，眼神里透着怯意。

刘彩銮向东方长年道：“宗姑娘与

你是什么关系？” 东方长年面色绯红

道：“我是她的手下。”

刘彩銮想不到如此魁梧之人居然

会羞涩至此，心道：“宗婉儿机智聪敏，

口齿伶俐，所说的话未必可信。这青年

男子倒是一个老实之人，待我向他求证

一番再作决定。”向东方长年道：“郭家

庄内高手如云，你难道不知？”

“我和婉儿不是本地人，我们只是路

过，所以……”“你们是哪国人氏？”“我

们家在长安。”“你们家中还有何人？”

宗婉儿抢着接话道：“我们自小父

母双亡，没有其他亲人了。”向东方长

年道：“你与公主对话可要仔细回答，

否则当心我的拳头。”说完向东方长年

扬了扬拳头。刘彩銮叹了口气道：“宗

姑娘的话可是真多呀！”

赵惜容闻言，立刻明白刘彩銮的心

思，上前封住了宗婉儿的哑穴。

刘彩銮向东方长年微笑道：“请公

子不要见怪，你这主子的话语太多，等

我们说完话，自然会将她的穴道解开

的。”东方长年尴尬道：“是，婉儿的话

语是多了些，不过她绝无恶意。她，她善

良得很。”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我

七八岁时婉儿就搬到我们家附近了。”

“她从什么地方搬来的？”

“听伯母说她们家本在梁国，具体

地点她没有告诉我。”

“婉儿的母亲姓甚名谁？”东方长

年不由得向宗婉儿瞧去，却见她正恼怒

地瞪着自己，吓得他顿时将话语咽了回

去道：“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刘彩銮笑道：“你怎的如此怕她！既

然你不敢说，我也没有兴趣听，你只需

告诉我，你们对郭家庄内的建筑是否熟

悉？”说完，一双美目紧盯着东方长年。

东方长年垂下眼帘道：“这个，我与

婉儿只是今晚才去过一次，因此对郭府

内的建筑并不熟悉。不过婉儿的记性最

好，她定是记得庄中道路。”

“你一口一个婉儿地叫着，这岂是

下人对主子的称呼？我知道你是一个诚

实之人，倘若我没猜错的话，你与她应

该是师兄妹吧？”

“不是的，不是的。”东方长年瞟了

宗婉儿一眼道，“我与婉儿自小便生活

在一起，她是我的……我的邻居。”

刘彩銮微笑道：“你所说的话我相

信了，只是要先委屈二位了。”

东方长年惊问道：“你想怎样？我

任由你们处置，只求你们放过婉儿。”

刘彩銮安慰道：“我不会伤害你们

的，只是需要二位暂且休息一下。”

东方长年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感到

后脑勺一麻，随即昏睡过去。

刘彩銮瞧着昏睡的东方长年和宗

婉儿，向赵氏姊妹道：“烦请二位姐姐

将他们二人看好了，待明日我与公子商

议后再作决定。”

赵氏姊妹答应后，将东方长年和宗

婉儿抱出内室。
（未完待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某年初夏，村

里的大喇叭忽然天天播报防地震的事。

村民们心里发慌，家家户户开始动手搭

建防震棚，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我家的防震棚是父亲和隔壁几位

邻里一起搭的。先找来长短不一的木

棍，长的做梁，短的将就着充当椽子。搭

棚的时候邻里们都出手相助，郭卜民过

来扶正主梁，卢修启帮忙搭设棚架，木

棍连接处用麻绳使劲捆扎。几位嫂子踩

着板凳，往棚顶铺玉米秆、高粱秸，再用

麻线固定。最累的是和泥，剁碎麦草混

进泥浆里，一锹锹糊到棚顶上。棚顶务

必得糊厚实，不然雨天必定漏水。

防震棚低矮，住在里面没法站直腰

身。白天闷热时，土腥气夹杂着干草味

扑面而来。风雨的夜晚最难熬，大风一

吹，防震棚的木架子不停地吱呀着晃

动，像随时会塌掉。雨水打在棚子的泥

顶上，时间一久，如果棚顶被泡烂了，雨

水就会哗啦一声倾泻下来。

有一天晚上，大雨滂沱。母亲拿破

布、旧衣裳堵住漏水的地方，用搪瓷盆

接漏水。父亲守在门口，看着泥水慢慢

漫进来。我窝在潮湿的被窝里，听着棚

顶风声呼啸，内心却格外安稳。那一晚，

雨点敲打着搪瓷盆底叮当作响。清晨，

雨停了，阳光照在接水的搪瓷盆里，水

面浮着几根麦草，来回晃动。

就这样住了两年，防震的事后来慢

慢淡化了。村民们陆续盖起了砖瓦房，

防震棚倒成了盛夏纳凉的好去处。夜里

点一盏煤油灯，灯火在微风中来回晃

动，母亲在灯下缝衣裳，父亲核算生产

队分到的口粮，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旁边

的麦草堆里打滚玩耍……

一晃几十年过去，当年的防震棚早

就拆掉了。每逢大雨，我仿佛还能听到搪

瓷盆接雨时叮叮当当的声响，还能闻到

泥土混着干草的气息……总也忘不掉。


